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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姣听了顿时眼睛碧碧绿，只听娘舅接
着说：“阿姣这个名字也太土。”祖堃听了，忙
请娘舅开示如何改名。秉逊沉吟半晌，用无名
指蘸了点酒笔走龙蛇，镶云石桌面上立刻映
现“娇”、“鹂”两字，祖堃、心莉、心舫看了，故
意笑着不说，把阿姣急得干瞪眼———她亮眼
瞎一个，怎么会知道？直到秉逊一字
一顿念出了“盛—娇—鹂”，她虽不解
“娇鹂”名字妙在哪里，众人都笑了，
她笑得更响。

在座的噼噼啪啪拍起手来，祝贺
阿姣有了大名。酒过三巡，杏花大嬷
用描金漆盘端了杏花楼月饼上来，月
饼切成米字形，让大家随意品尝。秉
逊从没有这样高兴过，“外甥皇帝”却
因被当众说了几句，闷闷不乐。与心
莉心舫划拳，多喝了几盅，没等散席，
便已醉了。冬冬瞌睡虫上来了，阿香
陪他去睡。席太太忽然想起什么，问
了声：“周妈呢？哪能也不来收作一
下？”阿香回答周妈在发脾气，还说：
“喏，为了覅她烧小菜，哭了好几
趟。”

换厨师的事席太太也感到有点蹊
跷———照理，总要先同她说一声。翌晨，席太
太问起中秋节烧菜是谁让换的？娇鹂原本不
想说的，见妗母既然问到，便把周妈因赤手刨
毛芋艿，手痒得不行，自己这才自告奋勇当替
补的事说了。馥贞暗忖，当时周妈确实在厨房
里甩手，自己是亲眼看见的，可见确实是事出
有因。从小菜场回来，席太太吩咐把周妈的工
钱结了，当天就辞退了她。

周妈挥泪离开，刚好在穿堂口碰到娇
鹂。周妈本是泼辣货，平时低眉下气，既然离
开东家已无所顾忌，便对着娇鹂破口大骂，
把揭短的事一桩桩抖搂出来：“……还外甥
新妇唻，覅以为你做的事人家都不晓得！呸！
覅面孔！”宝魁嫂指责周妈不该青口白牙瞎
编造，不想周妈指天发誓句句都是事实，不
信可以问阿香。宝魁嫂忿忿地去找阿香对
质，没想到娇鹂却低声说：“婶娘，覅去找阿
香了。”

这天娇鹂来到娘舅家，不料阿香跪在她
面前，苦苦央求：“阿姣姊，你可要帮我说句
话呀！太太从今天起覅我带冬冬了！我犯了什

么错？”娇鹂心一软，早原谅了阿香背后嚼舌
头，只见阿香一条胳臂揩湿，又换一条，声声
咒着：“我要是背后造谣，今天出门就给大眼
睛轧死！头顶生疮脚底滚脓烂死！根本没有的
事呀！”原来，早上穿堂里周妈吵架的事，宝魁
嫂听了娇鹂的劝，虽然不提了，可拦不住大房
间一桌麻将上的冼太太一番添油加醋，馥贞

觉得很丢面子，回家就对阿香不客
气了。

阿香哭着央求：“我比不了周
妈，大不了换家人家做。我没地方
去，是要回船上去的呀。再说，我
哥我嫂一结婚，已把船舱占了去。
我若要回乡下，人家杀千刀巴不
得了，正好绑住了成亲！你就忍心
眼看我跳火坑？”娇鹂答应找妗母
求情，但同时也表示没那么严重，
只是不让带小少爷而已。谁知阿
香锐声说：“要是不让我带冬冬，
那我就走！”

近来，祖堃收到乡下来信。信
上说，他先父母的草包棺材日晒雨
淋已不成样了。祖堃也在为这事揪
心，看来修坟的事不能再耽搁了。借

此机会，干脆将爹娘，爷爷、娘娘的坟一起修。
要么不修；要修，就要气派一点。此时，娇鹂满
脑子都是扫盲班、读书、识字。听了祖堃这一
番说词，妻子不紧不慢回答：“修坟尽孝，我没
意见，可有必要摆阔气么？坟再气派终究是
坟，我们房子倒是要紧的———你想，今后有小
人了……”不觉说漏了嘴，娇鹂脸腾地红了。
祖堃顿时眼睛放光，顺着杆子往上爬，说了一
通想要孩子，娇鹂脸更红了，说：“你坏，你就
想叫我养！那……扫盲班的事呢？你怎么也不
打听打听？”祖堃心想，女人家学什么文化，就
你事多！
隔一个多月，扫盲班的事仍无动静，娇鹂

自己去大厦冬防队探个虚实。这天刚好是捐
献日，大厦里的居民纷纷赶来了，大多手提肩
扛准备捐赠的物品。娇鹂对外面的事一概不
闻不问，在这里却发现别有一番天地。一间房
子门虚掩着，她轻轻推开门，里面长条凳上坐
满了人，有个女干部正在一块小黑板前写粉
笔字，一面宣讲抗美援朝、爱国公约的意义；
另一房间里时不时传出胡琴、琵琶、笛子和说
唱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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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司令刘华清
施昌学

! ! ! ! ! ! ! ! ! ! ! ! ! #%&故障找到了

一个月门槛还没迈过，问题出现了：软水
水质异常。整整一天，辅机部门做了各种检测，
没有发现漏点。水质越来越坏，含氯量越来越
高。再不采取措施，将面临核反应停堆危险。
孙建国请示海上指挥员杨玺同意，如实

向陆岸指挥所报告故障。
刘华清果断下令：立即返航，靠码头检

修！返航靠码头，意味着长航终结。杨玺紧急
召集海军、舰队两级业务长和本艇机电长研
讨对策。三人异口同声：无计可施，只能返航
检修。杨玺没辙：“执行命令，返航吧。”
孙建国心有不甘，把动力长高德海和主

机军士长刘忠文召到指挥舱。
孙建国：“辅机系统没问题，就说明主机

系统有问题，对吗？”刘忠文：“是。要有问题，
就出在主冷凝器上。”孙建国：“能否查出来？”
刘忠文：“能，但要时间。”孙建国：“用什么办
法？需要多长时间？”刘忠文：“隔离法，分组排
查，每组至少八小时。”孙建国：“好！高动力长
组织人员全力配合你；我把航速降下来，保证
你们在海上排查的时间。”
刘忠文与孙建国年龄相当，军龄相仿，享

有“中国核潜艇第一兵”之称。他撰写的《核潜
艇主机系统常见故障修理》一书，被海军工程
学院定为核动力专业本科生辅助教材。孙建
国自信，有这位专家型“老兵头”在，动力系统
一般的“常见病”和“多发病”不在话下。
刘忠文就是刘忠文。数千根铜管，超过

!""!的高温，一组一组地交叉隔离、冷却、检
试、排查，终于在最短时间内找出了漏点。
凌晨 #时，孙建国急匆匆叫醒杨玺：“故

障找到了，建议海上抢修，继续长航。”
刘华清的指令很快到达：“海上待命。”随

即，北海舰队副参谋长王守仁、核潜艇基地总
工程师焦增庚乘驱逐舰抵达现场海区。
孙建国恳求焦增庚：“焦总，故障一定要

在海上排除，否则一靠码头，兄弟们这一趟就
白搭了！”焦增庚：“海上抢修，你们有把握
吗？”孙建国：“有，我们刘忠文绝对行！”焦增

庚：“那好，就按你们的方案上报吧。”
刘华清接报后，督询海军装备部

长：“海上自修有把握吗？”装备部长底气
十足：“焦增庚在现场，不会有问题！”

一夜无眠的刘华清下达指令：批
准海上抢修。长航绝不能半途而

废———共和国海军司令与年轻的核潜艇艇长
心心相印，目标一致。在焦增庚总工程师和两
位机电工程师的指导协助下，刘忠文迅速修
复了漏损的主冷凝器。此后，主冷凝器又先后
两次发生故障，都是凭借刘忠文的过硬技术
紧急排除。长航归来，孙建国为刘忠文报请一
等功。
警报解除，长航继续。
$%天……&%天……'%天……(%天，法

国人创造的核潜艇长航纪录被打破了。
是继续坚持还是见好就收？被杨玺戏称

为“水下两条路线斗争”的两派意见泾渭分
明。以孙建国为首的艇领导班子是坚定不移
的“坚持派”。作为海上最高指挥员，杨玺站在
“坚持派”一边。为了扩大“民意基础”，他下令
在全艇官兵中展开一次无记名投票。结果令
“坚持派”兴奋不已：)&*以上的艇员强烈要
求完成 )%昼夜长航。
真正考验装备与艇员自持力极限的时刻

到了。在封闭的潜艇内，分不清昼夜晨昏的转
换，可每一间舱室、每一个岗位，都张贴着时
间的标志。人人都在心中默默地计数着时日，
不是以天计，而是细化到小时，精确到分秒。
忍受着孤寂，消磨着枯燥，强压着恐惧。真正
是度日如年啊！所有人都没有了食欲。政治工
作的头等任务就是鼓动官兵进食，谁吃得多
谁英雄，谁吃得饱谁好汉。艇长政委带头，干
部给战士做表率，领导把食品送到每个人床
头，花言巧语、苦口婆心、软硬兼施，就一个要
求：吃！然而，&公斤大米熬出的稀饭，全艇官
兵吃一顿还剩下一半。
这是一场耐力的竞赛，这是一场意志的

较量。咬紧牙关，坚持，再坚持！他们笃信：
最后胜利，就存在于再坚持一下的艰苦努
力之中。深海送丑牛，龙宫会寅虎。长航进
入最后 #% 昼夜倒计时。#%、)、+、(、'、&、$、
,、!……

#)+'年 !月 #+日，长航官兵终于迎来
这个望眼欲穿的特殊日子。蓝色巨鲸浮出海
面，迎着朝霞驶进母港的怀抱。


